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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者的伦理处境和小说评点形式的运用〔∗〕

———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

江守义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古代小说接受主要表现为评点ꎬ评点形式的运用与接受者的伦理处境有关ꎮ 以明代历史小说为

例ꎬ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的形成ꎬ让一些文人乐意成为书坊主ꎬ评点成为书坊间竞争的重要手段ꎻ同时ꎬ部分士人

形成小说可“补史”和“文无愧于史”的观念ꎬ进而加入到评点队伍之中ꎬ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ꎮ 书坊主和士人

在中晚明社会的伦理处境中展开合作ꎬ让评点成为明代历史小说的一大亮点ꎮ
〔关键词〕伦理处境ꎻ评点ꎻ明代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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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为小说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外在客观基础ꎬ历史演义小说以其独特的

魅力成为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门类ꎬ“历史演义就是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来敷演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ꎬ
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义理的小说ꎮ 它以尊重历史事实为核心的文体规范ꎬ同时又艺术化地融合史实和

想象ꎬ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上有一定的创新和发挥”ꎬ〔１〕 因而能够被广泛接受ꎮ 明代历史小说

接受有一个醒目的记号ꎬ即评点ꎬ接受者通过评点表达自己对小说的理解ꎮ 同时ꎬ接受者接受这些历

史小说ꎬ有一个前提ꎬ即接受者自身的伦理处境ꎬ在不同的伦理处境中ꎬ面对同样的文本ꎬ可能会进行

阐释ꎬ也可能不进行阐释ꎬ进行阐释时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ꎮ 这样看来ꎬ接受者的伦理处境是明

代历史小说接受无法回避的问题ꎮ

一、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

明代历史小说接受者的伦理处境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ꎻ二
是士人伦理观念的变化ꎮ

明代商人伦理的形成ꎬ是儒贾相通的结果ꎮ 随着商业的兴盛和士商合流的发展ꎬ传统的“士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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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社会等级划分ꎬ已不能满足商人群体与“财”俱增地对社会地位的要求ꎮ 社会上ꎬ形成一种士人

重商和商人自重的潮流ꎮ 明代士人对商人的看法较之宋元时期ꎬ已发生根本变化ꎮ 王阳明从“心学”
出发ꎬ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ꎬ士农工商在“道”面前完全平等ꎬ排在最后的“商”并不比排在最

前的“士”要低一些ꎮ 王阳明去世前三年作«节庵方公墓表»ꎬ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古者

四民异业而同道ꎬ其尽心焉ꎬ一也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ꎬ则一而已四民异业而同

道ꎮ” 〔２〕士、农、工、商阶层只要能“尽心”于其所“业”ꎬ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没有什么不同ꎮ 归有光

所说的“古者四民异业ꎬ至于后世ꎬ而士与农、商常相混”ꎬ〔３〕当是明中后期的一种社会现实ꎮ 士人对这

种现实的承认ꎬ是商人伦理形成的重要条件ꎮ
不仅明朝的士大夫承认“士”与“商”相混ꎬ商人也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和“士”殊途同归ꎬ对

商人有偏见的李梦阳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商人王现(文显)的话ꎬ反而显示出商人对“商与士ꎬ异术而

同心”的信心和抱负ꎬ“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ꎬ异术而同心ꎮ 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ꎬ
是故虽利而不汙ꎮ 善士者引先王之经ꎬ而绝货利之径ꎬ是故必名而有成ꎮ 故利以义制ꎬ名以清修ꎬ各守

其业ꎮ” 〔４〕这意味着“明代商人也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已足以与士人相抗衡了”ꎮ〔５〕 王现是明中期

人ꎬ到明后期ꎬ新安商人汪道昆在«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中说:“大
江以南ꎬ新都以文物著ꎮ 其俗不儒则贾ꎬ相代若践更ꎮ 要之ꎬ良贾何负闳儒!” 〔６〕 “良贾何负闳儒”说得

大气磅礴ꎬ商人的自信溢于言表ꎮ
既然商人和士人无高下之分ꎬ从士抑或从商ꎬ就完全可以是个人的选择ꎬ以前的士业至上、唯举是

图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ꎮ 由于商业发展ꎬ书籍普及ꎬ读书人增多ꎬ但科举名额有限ꎬ导致很多读书人

弃儒从商ꎬ成为儒商ꎮ 不少儒商就加入到小说创作和接受的行列中来ꎬ成为书坊主ꎮ 明代历史小说的

兴盛与小说接受的推广ꎬ与书坊主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ꎮ 书坊主虽然从事商业谋利活动ꎬ但商人伦理

并非唯利是图ꎬ而是在谋利的同时不忘士人的伦理教化职责ꎮ 熊大木作为书坊主ꎬ刊行了不少历史小

说ꎬ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中ꎬ他将刊行小说和宣扬纲纪视为同一件事:“武穆王«精忠录»ꎬ
原有小说ꎬ未及于全文ꎮ 今得浙之刊本然而意寓文墨ꎬ纲由大纪ꎬ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ꎬ或
有之矣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于是不吝臆见ꎬ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ꎬ按«通鉴纲目»而
取义ꎮ” 〔７〕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目的ꎬ不仅可以让“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ꎬ也可以弘

扬朱熹«通鉴纲目»中的纲常名教ꎮ
书坊主不仅创作小说ꎬ同时作为接受者还想办法推广小说ꎬ如何创作和推广小说ꎬ就涉及商业伦

理问题ꎮ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ꎬ社会生产力提高ꎬ商品经济和贸易也逐渐繁荣起来ꎬ出现了经商热潮ꎬ
“今夫天下之人ꎬ不为商者寡矣ꎬ士之读书ꎬ将以商禄ꎻ农之力作ꎬ将以商食”ꎮ〔８〕商业的发展在促进社会

财富快速流动的同时ꎬ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ꎮ 由于明初统治者重视教育的一系列举措ꎬ到了万历

年间ꎬ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ꎬ大量市民加入到读者行列中来ꎬ使得明代小说的读者队伍由士人、
商人为主转变为以市民为主ꎮ 在利益驱使之下ꎬ书坊主积极地改变刊刻形式、增加吸引读者兴趣的内

容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小说的传播和接受ꎮ 历史小说传播和接受中凸显出来的商业伦理ꎬ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ꎮ 在商言商ꎬ毋庸讳言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商业的首要目的ꎮ 历史小

说的刊刻者和接受者都会考虑到商业因素ꎬ如何刊刻能多卖ꎬ如何挑选刻本能省钱ꎬ是卖家和买家心

态的自然流露ꎮ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ꎬ让很多畅销的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反复出现ꎮ 嘉靖年间刊刻的«三
国演义»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ꎬ便出现余象斗所说的“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 〔９〕 之情形ꎮ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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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利益ꎬ就要在书的设计上尽量吸引读者ꎬ于是ꎬ刊刻时加入插图和评点就成为一时风行的做法ꎮ
对读者特别是下层读者来说ꎬ插图的使用一方面可以吸引他们的阅读兴趣ꎬ增强他们对于小说文字的

理解力ꎬ另一方面也可以补足小说在文字、情节等方面的不足之处ꎬ和评点一起ꎬ以达到“尽其言”的艺

术效果ꎮ 明末人瑞堂刊刻的«隋炀帝艳史»就在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插图ꎬ并在“凡例”(一种评点)中点

明对插图的关注:第八则“坊间绣像ꎬ不过略似人形ꎬ止供儿童把玩ꎮ 兹编特恳名笔妙手ꎬ传神阿堵ꎬ曲
尽其妙ꎮ 一展卷ꎬ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ꎬ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ꎬ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ꎻ第
九则“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ꎬ与事符合者ꎬ以为题咏证左ꎬ妙在个中ꎬ趣在言外ꎬ诚海内诸书所未有

也”ꎻ第十一则“锦栏之式ꎬ其制皆与绣像关合”ꎻ〔１０〕等等ꎮ 可以看出ꎬ该刊本在刊刻时不仅注重在小说

内容中插入图像来吸引读者ꎬ还注重插图与小说文本内容的相合程度ꎬ更注重在编排时插图与小说的

样式是否相配合ꎬ如此精心编排自然也是为了吸引读者购买ꎬ颇有“广告”的意味ꎮ
其二ꎬ迎合读者消费水平ꎬ提升服务意识ꎮ 为了能让经济水平不高的市民读者进行消费ꎬ书坊主

往往降低书价来刺激消费ꎬ如何既降低书价又保证客源不流失就成了书坊主费心思考的问题ꎮ 改变

小说的刊刻格式是最便捷的降价方式ꎬ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加每页字数ꎻ二是采取合刊ꎮ 明代通

俗小说的刻印的标准版式大多是每半页 １０ 行ꎬ每行 ２０ 字ꎬ为了降低书价ꎬ可以在翻刻时每页多印一

些字ꎬ“如诚德堂主熊清波刻印的«三国演义»ꎬ就是每半页 １４ 行ꎬ每行 ２８ 字ꎬ共 ３９２ 字ꎬ与标准格式相

比ꎬ每半页的字数增加了一倍ꎮ 虽然刻工的费用没有减少ꎬ但书版、纸张、印刷等费用的支出均可降低

一半ꎬ书价也就相应地降低了”ꎬ〔１１〕诚德堂本«三国演义»时有插图ꎬ有插图时每半页仍 １４ 行ꎬ每行 １９
字ꎮ 书坊主虽然改变了刊刻的标准格式ꎬ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心理ꎬ并没有删去小说中的插图ꎬ反而

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刊刻形式来进行售卖ꎬ“天启间黄正甫刊印的«三国演义»尽管是上图下文ꎬ
但格式却是每半页 １５ 行ꎬ图下大行 ３４ 字ꎬ小行 ２６ 字ꎬ即每半页不仅有图ꎬ而且还印上了 ４００—５００
字”ꎬ〔１２〕书商们将一些图文也插入进去使得每页的内容十分丰富ꎬ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ꎬ具有强烈

的服务意识ꎮ 采取合刊则是书商们的一大创举ꎮ 读者们花费相对较少的价钱却能购得两本小说ꎬ这
一举措既可以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又符合他们的经济水平ꎬ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售卖方式ꎮ 合刊的好

处ꎬ往往也通过评点来加以说明ꎮ 崇祯年间ꎬ建阳熊飞馆在刊刻«英雄谱»时ꎬ书坊主熊飞在封面上附

有说明ꎬ“语有之:‘四美具ꎬ二难并’ꎬ言譬之贵合也ꎮ «三国»、«水浒»二传ꎬ智勇忠义ꎬ迭出不穷ꎬ而两

刻不合ꎬ购者恨之ꎮ 本馆上下其驷ꎬ判合其圭ꎮ 回各为图ꎬ括画家之妙染ꎻ图各为论ꎬ搜翰花(应为

‘苑’———引者)之大乘ꎮ 较雠精工ꎬ楮墨致洁ꎮ 诚耳目之奇玩ꎬ军国之秘宝也ꎮ 识者珍之!” 〔１３〕熊飞敏

锐地发现读者的需要ꎬ将两本优质的畅销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合二为一ꎬ但却并没有忽视小说

的质量ꎬ不仅增加精致的插图还邀请名家题咏ꎬ将服务意识发挥到极致ꎮ
其三ꎬ将经济利益和伦理教化联系在一起ꎮ 书坊主用插图、合刊等手段来促销自己刻本的同时ꎬ

几乎每个书坊主都自己出面或请人作“序”(一种评点)说明自己的刻本对伦理教化的意义ꎮ 余象斗

于万历二十年弃儒从商ꎬ刊行«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ꎬ在书名中标注“音释补

遗”ꎬ“是最早正式标榜‘批评’的«三国志演义»版本”ꎬ〔１４〕 卷首«题全像评林三国志叙»上方板框内有

«三国辩»ꎬ云:“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差ꎬ人物字画各无省

陋ꎬ以便海内士子览之ꎬ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ꎮ” 〔１５〕这显然是在推销自己的版本ꎮ 版面上方为“新增

评断”ꎬ中间是图像ꎬ下方是正文ꎬ和以前的刊刻本相比ꎬ“新增评断”显然是自己的一个卖点ꎮ〔１６〕 万历

三十四年ꎬ又刊刻«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ꎬ正文前有«题全像列国志传引»ꎬ称该书有“善则知

劝ꎬ恶则知戒” 〔１７〕之功用ꎬ封面有余文台“识语”:“«列国»一书ꎬ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ꎬ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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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一付ꎬ重刊数次ꎬ其板蒙旧ꎮ 象斗校正重刻ꎬ全像批断ꎬ以便海内君子一览ꎬ买者须认双峰堂为

记ꎮ” 〔１８〕卷一首页之眉栏写有“列传数句ꎬ将列国一本包尽”ꎬ〔１９〕 同样将戒恶劝善和刊本推销联系在一

起ꎮ

二、士人伦理观念的变化

明代以前ꎬ从事小说创作的都是下层文人ꎮ 因为小说长期被视为“小道”ꎬ很多文人不屑于小说创

作ꎬ到嘉靖、万历年间ꎬ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ꎬ商品经济和贸易迅速发展ꎬ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

镇ꎬ使得以商贾、工匠、城市平民为主的市民阶层兴起壮大ꎬ同时ꎬ带来了“富者愈富ꎬ贫者愈贫”的社会

现象ꎬ并导致社会风俗趋向奢靡ꎮ 与经济日益活跃、风俗逐渐奢靡相伴随的ꎬ是朝政的日益荒废与士

人对朝政的日渐失望ꎮ 正德、嘉靖、万历三朝ꎬ帝王荒怠乱政、朝臣党同伐异现象愈演愈烈ꎬ“养成止有

朋党而无政府之状庸主济以庸臣ꎬ所以合而酿亡国之祸也ꎮ” 〔２０〕 整个大明王朝笼罩在一片末世光

景之中ꎬ如黄仁宇所言ꎬ“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最后的结果ꎬ都是无分善恶ꎬ统统

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ꎬ有的身败ꎬ有的名裂ꎬ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ꎮ” 〔２１〕 政治秩序的废

弛与社会风俗的颓堕ꎬ使得士人的政治理想受到挫败ꎬ欲起衰救弊而无门ꎬ士人心态发生变化ꎮ 明人

胡应麟曾结合通俗小说对士人这种矛盾心态有所描述:“古今著述ꎬ小说家特盛ꎻ而古今书籍ꎬ小说家

独传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ꎬ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ꎬ犹之淫声丽色ꎬ恶之而弗能弗好

也ꎮ 夫好者弥多ꎬ传者弥众ꎬ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ꎬ夫何怪焉?” 〔２２〕一部分士人既以传统观念来轻视通

俗小说ꎬ同时又将移风易俗的努力、进退辞受的心迹寄托于有广泛影响的小说之中ꎮ 历史小说既通俗

易懂ꎬ又按鉴演义ꎬ不乏儒家伦理大义ꎬ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类型ꎮ 士人阶层的加入ꎬ让接受历史

小说的文人队伍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ꎮ 有论者指出:文人队伍“既有下层文人ꎬ如张凤翼、王稚登等ꎬ
又有高官巨卿(如王世贞)和著名文士(如陈继儒、李贽、汤显祖等)ꎮ 这些文人在政坛和文坛上大多

享有较高的声誉ꎬ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ꎬ其言行必然改变整个社会对小说轻视鄙薄的态度ꎬ吸引更

多文人加入编著、评点小说的行列ꎮ 明代大批著名文士、上层知识分子喜爱小说、重视小说ꎬ同时活跃

在小说创作和评论两个领域ꎬ也是该时期文言小说评点的一大特色”ꎮ〔２３〕 不仅文言小说的接受者中有

士人ꎬ历史小说的接受者同样也有士人ꎮ 士人的伦理观念较之以前已有变化ꎬ就历史小说的接受而

言ꎬ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ꎬ由小说是“小道”转变为小说可“补史”ꎮ 小说是“小道”的观念由来已久ꎬ无需多言ꎮ 历史

小说要想冲破这种“小道”观念ꎬ就要将小说比附于史书ꎮ 这种意识不仅使书坊主刊刻历史小说有了

底气ꎬ也让文人对小说的观念有了转变:小说不再是“小道”ꎬ而是可以“补史”ꎮ 几乎每本历史小说都

会在序言中竖起羽翼信史、补正史之阙的旗号ꎮ 陈继儒«叙列国传»云:“有学士大夫不及详者ꎬ而稗官

野史述之ꎻ有铜螭木简不及断者ꎬ而渔歌牧唱能案之«列传»始自周某王之某年ꎬ迄某王之某年ꎬ事
核而详ꎬ语俚而显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ꎮ” 〔２４〕 明确了历史小说的补史功能ꎮ 陈继儒虽有“山中宰

相”的名望ꎬ但毕竟是下层文人ꎬ成化进士林瀚可谓地道的士人ꎬ他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说:
“后之君子以是编为正史之补ꎬ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ꎬ是盖予之至愿也夫ꎮ” 〔２５〕 袁于令也是士人ꎬ
其«隋史遗文序»云:“史以遗名者何? 所以辅正史也盖本意原以补史之遗ꎬ原不必与史背驰也ꎮ
窃以润色附史之文ꎬ删削同史之缺ꎬ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ꎬ相成岂以相病哉? 或与正史之意不无

补云ꎮ” 〔２６〕表明了作者虽在原作的基础之上进行改编ꎬ但仍然视俗本有补正史的作用ꎮ
其二ꎬ由“史贵于文”转变为“文无愧于史”ꎮ 历史小说要按鉴演义ꎬ其前提是“史贵于文”ꎬ但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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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小说发展到一定程度后ꎬ接受者要推广历史小说ꎬ就要抬高历史小说的地位ꎬ仅仅指出小说可以“补
史”ꎬ还不能完全摆脱小说对史书的附庸地位ꎮ 要摆脱小说对史书的依附ꎬ就要将小说和史书等量齐

观ꎮ 陈继儒«叙列国传»在称该书“足补经史之未赅”之后ꎬ意犹未尽ꎬ称“«列传»亦世宙间之大帐簿

也ꎮ 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ꎮ〔２７〕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盛赞历史小说寓教于乐的功能ꎬ将其与经史

相提并论:“往迹种种ꎬ开卷瞭然ꎬ披而览之ꎬ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ꎮ 若引为法诫ꎬ其利益亦与

六经诸史相埒ꎬ宁惟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兹编更有功于学者ꎬ浸假两汉以下ꎬ以次成编ꎬ
与«三国志»汇成一家言ꎬ称历代之全书ꎬ为雅俗之巨览ꎬ即与‘二十一史’并列邺架ꎬ亦复何愧?” 〔２８〕 与

陈继儒和可观道人相比ꎬ李贽和袁宏道在士人中影响巨大ꎬ他们将小说和经史并列ꎬ才真正在士人阶

层中形成一种“文无愧于史”的观念ꎮ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将«水浒»和司马迁所说的«说难»
«孤愤»都看作是“发愤之所作”ꎬ〔２９〕在«焚书»中认为«水浒传»是“古今至文”ꎬ〔３０〕 既将小说和圣贤之

作相提并论ꎬ又极力称赞小说的艺术水准ꎮ 袁宏道在«听朱生说水浒传»中表示ꎬ和«水浒»相比ꎬ“«六
经»非至文ꎬ马迁失组练”ꎬ〔３１〕就文字功夫而言ꎬ小说超过了经史ꎮ 由于“李贽等人当时的声望极高ꎬ具
有相当的号召力ꎬ而他们关于小说的见解又建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ꎬ因此到了万历后期ꎬ小说可与

经史并传的评价得到了广泛承认”ꎮ〔３２〕 到清代ꎬ蔡元放甚至认为小说可取代经史ꎬ但经史则不能涵盖

小说:“我今所评«列国志»ꎬ若说是正经书ꎬ却毕竟是小说样子ꎬ子弟也喜去看ꎬ不至扞格不入ꎮ 但要说

他是小说ꎬ他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ꎮ 子弟读了ꎬ便如将一部«春秋»、«左传»、«国语»、«国策»都读熟

了ꎬ岂非快事ꎮ” 〔３３〕在他看来ꎬ«列国志»在严肃枯燥的正史和趣味性极强的小说间达到了平衡ꎬ正史不

能取代小说ꎬ小说则是正史之支流ꎬ所谓“稗官固亦史之支流” 〔３４〕是也ꎮ 如此论述ꎬ显然是将明代士人

中形成的“文无愧于史”作为前提了ꎮ
由于士人的影响ꎬ书坊主经常借助士人的名分为自己的小说进行宣传ꎮ 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

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封面“识语”上写有“辄购求古本ꎬ敦请名士ꎬ按鉴参考ꎬ再三雠校”ꎬ〔３５〕 以

“名士”二字作为招徕顾客的卖点ꎮ 姑苏龚绍山梓本«春秋列国志传»“识语”云:“本坊新镌«春秋列国

志传批评»ꎬ皆出自陈眉公手阅”ꎬ〔３６〕特意点明为“陈眉公”批阅ꎮ 虽然书坊主托名士人ꎬ是从经济利益

出发的ꎬ但从侧面说明了两点:一是士人对小说传播产生了影响ꎻ二是士人愿意作为小说接受者来传

播小说ꎮ

三、评点形式的运用

上述伦理语境ꎬ无论是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是士人观念的变化ꎬ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ꎬ是历史小说

的推广和流行ꎮ 为了更好地推广历史小说ꎬ一方面ꎬ书坊主化身为小说接受者对小说加以评论(可以

亲力而为ꎬ也可以假借名人)ꎬ有时也请人对小说加以评点ꎻ另一方面ꎬ一些文人(包括士人)愿意以接

受者的身份给小说作序跋或随文加以注评ꎬ这导致评点成为小说接受的一种常态ꎬ也成为中国古典小

说(包括历史小说)的一大特色ꎮ
顾名思义ꎬ评点含有评论与圈点之意ꎮ 从其源流上来看ꎬ小说评点与人物品评有着深厚的渊源ꎬ

徐师曾认为ꎬ“按字书云:‘评、品论也ꎬ史家褒贬之词ꎮ’盖古者史官各有论著ꎬ以订一时君臣言行之是

非ꎮ 然随意命名ꎬ莫协于一ꎮ 故司马迁«史记»称太史公曰ꎬ而班固«西汉书»则谓之赞ꎬ范晔«东汉书»
又谓之论ꎬ其实皆评也ꎮ 而评之名则始见于«三国志»ꎮ 后世缘此ꎬ作者渐多ꎬ则不必身在史局ꎬ手秉史

笔ꎬ而后为之矣ꎮ” 〔３７〕“评”本是史臣“褒贬”“君臣言行之是非”的行为ꎬ后由史书扩展至其他文体ꎬ由
此可见“评”本是出自史家之手ꎬ虽然名称不一ꎬ但一般含有道德评判的意味ꎮ 圈点亦与史书有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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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ꎬ“史中圈点ꎬ岂曰饰观ꎬ特为阐奥ꎮ 其关目照应ꎬ血脉联络、过接印证ꎬ典核要害之处ꎬ则用 ꎮ 或

清新俊逸ꎬ秀雅透露ꎬ菁华奇幻ꎬ摹写有趣之处ꎬ则用 ꎮ 或明醒警拔ꎬ恰适条妥ꎬ有致动人处则用 ꎮ
至于品题揭旁通之妙ꎬ批评总月旦之精ꎬ乃理窟抽灵ꎬ非寻常剿袭ꎮ” 〔３８〕 可见ꎬ“点”即是评点者提示读

者作品某处在整体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尤为关键ꎬ读者要在此停留品味ꎮ 相较于“评”的现身说理、
直接明了ꎬ“点”更显含蓄灵巧ꎬ既对读者进行阅读指导ꎬ也给读者留下充分的阐释空间ꎮ

唐宋以来ꎬ以经文注疏、诗文品评为代表的文本细读ꎬ在批评旨趣与批评形式上对小说批评产生

了深远影响ꎮ 中国向来有注经传统ꎬ“经也者ꎬ恒久之至道ꎬ不刊之鸿教也ꎮ 故象天地ꎬ效鬼神ꎬ参物

序ꎬ制人纪ꎬ洞性灵之奥区ꎬ极文章之骨髓者也ꎮ” 〔３９〕道、圣、经三位一体:欲原道ꎬ必要征圣ꎻ欲征圣ꎬ必
要宗经ꎮ «毛诗»«楚辞章句»等ꎬ更是为文本的精致化解读提供了范例ꎬ比如唐宋以降盛行的大量诗

话ꎬ其主要内容在于“辨句法ꎬ备古今ꎬ纪盛德ꎬ录异事ꎬ正讹误也”ꎮ〔４０〕 南宋诗话中ꎬ评句法、论法则的

内容逐渐增多ꎬ内容上有对“言志”“咏物”等传统诗论的深化ꎬ也有“夺胎换骨”“妙悟”等新命题的开

拓ꎻ基本形式有摘句批评和本事批评等ꎮ 诗话中的命题是在论者反复研读、用心揣摩之后得出的ꎬ体
现出一种强烈的文本中心意识ꎮ 与此同时兴起的ꎬ还有对古文经义的评点ꎬ这不仅与诗话的文本细读

如出一辙ꎬ更为小说评点的形式提供了借鉴ꎮ 古文篇幅较长ꎬ不似诗歌摘句品评那样可随性生发、汇
为一说ꎬ必须附文着笔方能发表议论、示人门径ꎮ 如吕祖谦编«古文关键»意在“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

处ꎬ示学者以门径ꎬ故谓之关键ꎬ卷首冠以总论看文、作文之法”ꎮ〔４１〕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则要“标揭其

篇章句字之法ꎬ名之曰«文章轨范»ꎮ 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ꎬ是独为举业者设耳”ꎮ〔４２〕可见ꎬ宋代的古文

评点带有很强的实用性ꎬ意在示人以篇章字句之法ꎬ让人明白如何看文作文ꎬ以便于儒士科举ꎮ 姚珤

在«崇古文诀跋»中进一步指出ꎬ古文评点不仅有形而下的方法论价值ꎬ还担负着探求古人用心的价值

观方面的价值ꎬ“文者ꎬ载道之器ꎮ 古之君子非有意于为文ꎬ而不能不尽心于明道ꎬ故曰‘辞达而已’ꎮ
夫能达其辞于道ꎬ非深切著明ꎬ则道不见也ꎮ 此文之有关键ꎬ非深于文者ꎬ安能发挥其蕴奥而探古人之

用心哉?” 〔４３〕无论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ꎬ古文评点都离不开对文本条分缕析的精致化分析ꎬ具体来说

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卷前的作文“文法”、每篇的“总评”、随文所附的评语与圈点ꎮ 这与小说评点中经

常出现的“读法”“回评”以及眉批、夹批与圈点等如出一辙ꎮ 如«文章轨范»评点韩愈«后二十九日复

上宰相书»ꎬ在“休徴嘉瑞ꎬ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后夹批:“十四字句ꎮ 此一段连下九个皆已字ꎬ变
化七样句法ꎬ字有多少ꎬ句有长短ꎬ文有反顺、起伏、顿挫ꎬ如层澜惊涛怒波ꎬ读者但见其精神ꎬ不觉其重

叠ꎬ此章法句法也ꎮ” 〔４４〕到宋代刘成翁评点«世说新语»ꎬ在眉批中注意品鉴人物的言行特征ꎬ带有明显

的文学批评色彩ꎬ开小说评点之先河ꎮ
明代小说创作的繁盛、书坊主和文人儒士对小说评点的关注ꎬ是推动小说评点走向繁盛的直接原

因ꎮ 就历史小说的创作而言ꎬ其特点有三:首先是数量众多ꎬ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到宋朝ꎬ几乎每个朝

代都有历史演义作品ꎬ还出现了«英烈传»等本朝小说ꎮ 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统计ꎬ“明清讲

史部”著录有«三国»以外的小说 １６３ 部之多ꎻ〔４５〕据«小说书坊录»粗略统计ꎬ明中后期至少有六十余家

书坊刊刻历史演义ꎬ刊刻数多达百余部ꎮ〔４６〕 其次是题材扩展ꎬ出现了一批专写时事的通俗演义ꎬ多是

反思与抒愤之作ꎮ 如颂扬报国忠臣的«辽海丹忠录»ꎬ揭露魏忠贤乱政误国的«梼杌闲评»等ꎬ使小说

显现出较浓的时代气息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ꎮ 最后是注意到小说创作的审美特性ꎬ如意识到小说可

以适当进行艺术虚构ꎬ不必过于拘泥史实ꎮ «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云:“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ꎬ固非

国史正纲ꎬ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ꎬ或解闷于烦剧忧愁ꎬ以豁一时之情怀耳ꎮ” 〔４７〕«三国志后传»将刘渊当

作蜀汉后人即是违背史实的虚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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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的勃兴为小说评点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ꎮ 起初ꎬ书坊主借助评点来推销自己的刻本ꎮ
明代不少书坊主都兼具小说家身份ꎬ熊大木、余象斗、袁于令ꎬ这些书坊主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学修养ꎬ
他们往往自己创作小说来加以刊刻ꎬ有时为了销路还为之评点ꎬ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书商型评点队伍ꎮ
同时ꎬ这些书商也假借别人名义或请别人为自己的刻本作序跋ꎬ以推广自己的刻本ꎬ如蒋大器«三国志

通俗演义序»ꎮ 从万历四十一年林梓为同乡友人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传» 〔４８〕 作序开始ꎬ士人阶层开

始介入小说的接受领域ꎮ 此后ꎬ文人参与评点已蔚然成风ꎬ李贽评点«三国演义»、袁宏道序«东西汉演

义»可为代表ꎮ 这些文人或出于友人之托ꎬ或出于抒发胸臆ꎬ或出于自娱自乐ꎬ都以他们独到的眼光对

历史小说加以评点ꎬ这些评点在提升小说文类、挖掘小说艺术价值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ꎮ 小说评点

正是在以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文人手中走向成熟ꎬ至明末清初金圣叹而至巅峰ꎮ 明代小说刊刻对评点

的重视ꎬ“居然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凡当时推出一部小说ꎬ如果要让它出名ꎬ或有点品位和上点档次ꎬ
似乎就必须要有评点ꎬ最好是名家的有些小说初版时无评点ꎬ再版时硬加也要加上去ꎮ 所以ꎬ对
小说的评点ꎬ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文学批评ꎬ而且成了一种时髦ꎬ一种包装ꎬ一种难以言喻的广告效

应ꎮ” 〔４９〕

从形式上看ꎬ评点常常与作品融为一体ꎬ包括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圈点和总评等ꎬ这几种评点

形式往往随文“寄生”ꎬ短小精炼[如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一回夹批“白蛇斩而汉兴、青蛇见而汉危ꎮ
青蛇、白蛇ꎬ遥遥相对ꎮ ○‘惟(维)虺惟(维)蛇ꎬ女子之祥ꎮ’寺人正女子一类也ꎬ故有此兆ꎮ” 〔５０〕 ]ꎬ因
此需要紧扣作品才能理解ꎬ否则便如隔雾看花ꎮ 序跋、读法、题辞等虽然也需要结合文本ꎬ经过比对才

能获得更完整的理解ꎬ但也可以将其与小说分离当作批评专论来读ꎬ如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序»、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等ꎮ 从内容上看ꎬ评点可以是对小说人物、情节、主题的说明(这些说明

往往涉及伦理说教方面的内容)ꎬ也可以是对艺术手法的提炼和总结ꎮ 总体而言ꎬ小说评点是一种兼

具美学与伦理双重维度的叙事接受形式ꎮ
就明代历史小说评点形式的发展而言ꎬ起初书坊主在翻演史书故事时ꎬ为了区别于史书ꎬ小说的

通俗易懂是基本要求ꎮ “至于史学ꎬ其书既灏瀚ꎬ文复简奥ꎬ又无与于进取之途ꎬ故专门名家者ꎬ代不数

人ꎮ 学士大夫则多废焉ꎬ置之偶一展卷ꎬ率为睡魔作引耳ꎮ” 〔５１〕 历史小说要通俗ꎬ除了用白话创作外ꎬ
在涉及一些古代地名、古代官职等一般读者不太明白的地方ꎬ还需要加以注释ꎬ好让读者明白ꎬ有助于

小说的阅读ꎮ 可以说ꎬ早期的小说评点发源于“注释学”ꎬ是一种在“注释学”和“文选学”结合的基础

之上发展而来的批评形式ꎬ评点形式也大多为注评结合ꎬ“于是注文与正文的一体遂成为后世注释在

体例上的定制ꎮ 而小说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即缘此而来ꎮ” 〔５２〕 因此ꎬ“注释”也可作为评点的

一种形式ꎮ 熊大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ꎬ他并没有对小说文本的内容进行过多的艺术性的阐发ꎬ主要

是就小说内容进行“注释”ꎬ他在自己的四部历史演义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中穿插了大量的注释ꎬ这些注释大多为人名、地名、官职名称、风俗典故、注
音等ꎬ主要都是为了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ꎬ使小说便于阅读ꎮ 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六第五十九

节ꎬ“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ꎬ陛下之言有失ꎬ臣必书之’”一句ꎬ在“起居事”后夹注“官名”二
字ꎮ〔５３〕诸如此类通俗化的解释ꎬ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读者可以在阅读时充分理解小说内容ꎬ从而吸

引读者购买ꎮ
和书坊主的评点相比ꎬ文人评点有所拓展ꎬ不再局限于疏通文义ꎬ而是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色进

行提炼ꎬ进而对小说的独特价值给予总结ꎬ折射出文人评点者的精神世界ꎮ 不妨以李贽的评点为例稍

加说明ꎮ 在评点«三国演义»时ꎬ李贽对小说的人物、情节和主旨有所说明ꎮ 第九回回末“总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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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徒临难不为苟免ꎬ以身许国ꎬ真社稷臣也! 真社稷臣也!” 〔５４〕第二十二回回末“总评”情节:“玄德

不杀刘岱、王忠最为有见ꎬ妙处更在复后翼德拦住ꎬ云长劝开ꎬ更有波澜ꎮ 此皆玄德英雄妙算也ꎮ 然二

公亦是对手ꎬ所以做得绝无痕迹ꎮ” 〔５５〕第一百十九回回末“总评”主旨:“老瞒奸如鬼域ꎬ济以曹丕小奸ꎬ
做成受禅之台ꎬ仿佛唐虞故事ꎬ欲以欺诳天下后世也ꎮ 谁知四十年后ꎬ乃为司马炎作一榜样乎? 山阳、
陈留ꎬ毫发不差ꎬ谓无天理否也? 读史者至此亦可回头作好人矣ꎮ 你想乱臣逆子ꎬ有何利益乎哉?” 〔５６〕

当然ꎬ评点者在进行评点时的伦理动机是多种多样的ꎬ既有为小说正名的强烈的责任感ꎬ同时也

有出于自身喜好的目的ꎬ以评点来自娱ꎮ 李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ꎬ他在«寄京友书»中就明确表明过自

己的创作动机:“«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ꎬ每开看便自欢喜ꎬ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大凡我书

皆为求以快乐自己ꎬ非为人也ꎮ” 〔５７〕可以看出ꎬ他在评点时并非带有强烈的伦理责任感ꎬ而是借评点以

自娱的成分更多一些ꎮ 看他的«三国演义»评点ꎬ其中不乏大量“真性情”的狂傲之语ꎮ 这意味着ꎬ评
点者们的评点动机并不唯一ꎬ不同的评点者伦理目的与伦理倾向不同ꎬ自然会在评点时表达出不同的

态度ꎮ
为了让自己的刻本更有市场ꎬ余象斗还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评点样式:评林体ꎮ “所谓‘评林’是将

评语‘集之若林’之意”ꎬ〔５８〕其本意应该是融合多家评点为一体ꎬ既让众多接受者对该小说的看法同时

呈现出来ꎬ以见出该小说吸引人之妙处所在ꎻ又显示出带有“评林”的刻本囊括了其他刻本的评点ꎬ有
综合其他刻本之长的意思ꎮ 但有一个现象需要指出来ꎬ只有余象斗明确将自己刊刻的小说以“评林”
之名标出ꎬ而且它并不是诸多评点者评语的集合ꎬ只是一种“广告效用”ꎮ 他的«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

林»和«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ꎬ虽然名为“评林”ꎬ但并没有其他评点者的评点ꎬ所有的评点全

出自他一人之手ꎬ同时ꎬ刊刻时采用“上评、中图、下文”的版式ꎬ将评语置于版式的最上端ꎬ引起读者注

意ꎬ其次是能增添读者乐趣的插图ꎬ然后才是小说正文ꎬ其用意在于以评补文、以图补评ꎬ将评语与插

图结合起来ꎬ从而更好地理解小说正文ꎮ 以此观之ꎬ在余象斗那里ꎬ插图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评”的方

式ꎬ插图和评语共同组成“评林”ꎮ
总之ꎬ明代历史小说中评点的盛行ꎬ与接受者(评点者)的伦理处境密切相关ꎮ 一方面ꎬ商人伦理

和商业伦理ꎬ让一些举业无门的读书人转而成为书坊主ꎬ商业的竞争ꎬ让评点成为推销的手段ꎻ另一方

面ꎬ书商虽然以谋利为第一要务ꎬ但仍不忘读书人的本分ꎬ将经文注疏、诗文品评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小

说之中ꎮ 这两方面的合力ꎬ让评点成为历史小说的通行法则ꎮ 同时ꎬ小说可“补史”以及“文无愧于

史”观念的盛行ꎬ让一些士人(甚至是有影响的高层文人)加入到评点行列ꎬ士人和书坊主一起ꎬ让评点

花样翻新ꎬ成为历史小说争奇斗艳的一大亮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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